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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政治实践

———以“太祖平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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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疆域观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对国家疆域的基本认识，其对国家疆域的变迁具有重要影响。明

初，统治者在“天下一统”、承续元朝“正统”“华夷无别”“内外有分”的国家疆域观指导下，突破当时语境下

“中国”所包含的地理范围，实现了明朝西南边疆的展拓与稳定。“太祖平滇”是这一国家疆域观在边疆地

区的重要政治实践，其后明朝在云南边疆地区逐渐形成了“内边”与“外边”的圈层政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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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疆域一般指某一政权或国家进行有效管辖的地
域范围，而疆域观则是指疆域范围内的人对其政权

或国家管辖范围的主观认知。国家疆域观是一个很

现代的概念，严格意义上讲，古代中国没有“疆域

观”，而是以“大一统”的天下观和“兴灭继绝”的天

下秩序观为主。这里所说的“明初国家疆域观”，是

以明朝初年为时间节点，以明朝统治者为主，以对国

家疆域范围（包括未实际控制的疆域）的认识为基

础，而形成的对国家的整体认知。谭其骧认为：“我

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

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

围。”［１］因此，对历史上的国家疆域和国家疆域观，

就要以历史的视角，把眼光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

看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在明朝初年国家疆

域观影响下，当时国家疆域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

变化。



一、明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特点

（一）“天下一统”的观念

　　“天下一统”的观念，萌芽于三代。此后历代王
朝统治者都大力宣扬“大一统”思想，力求让统一思

想深入人心，以便完成自己的统一或巩固自己的统

治，同时把实现“大一统”奉为其最高政治追求。［２］

朱元璋起于东南，在元末反元的军事斗争中逐

渐崭露头角，其缓称王、终称帝，渐次“奠安华夏，复

我中国之旧疆”［３］１３１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朱元璋

对整个国家和国家疆域有了清晰的认识。早在起兵

之初，朱元璋就曾对部下说：“元本胡人，起自沙漠，

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

贤达，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３］２１１此

时，朱元璋已认识到，元虽为“胡人”“起自沙漠”，然

其“据有中国”“混一海内”的功绩是值得肯定的。

可见朱元璋对元朝实现大一统的肯定，也表明朱元

璋在起兵之初，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天下一统”的国

家疆域观。称帝之后，其依然不忘实现“大一统”的

最高政治追求：“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混一

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３］２９７７－２９７８可

见，朱元璋对重建“天下一统”的疆域范围，一直念

念不忘，这也是其“天下一统”国家疆域观最直接的

体现。

（二）承续元朝“正统”的观念

虽然实现“大一统”被历朝历代统治者奉为最

高政治追求，然而，在南北朝国家分裂时期，“大一

统”不复存在。在“天下一统”观念之下又衍生出

“正统”和“闰统”之争。所谓“正统”，是一个政治

概念，即奉谁为正统，就承续谁的天下，反之则被称

为“僭”或“窃”。与此相应，就是承续正统，如能承

续谁的正统，就能承续谁的疆域，而承续“大一统”

王朝的正统，就能实现“天下一统”。元朝是第一个

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全国性的政权，其疆域范

围空前辽阔。元朝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

面，实现了“天下一统”。由此衍生而来，就形成了

明朝承认元朝在传统中国王朝中的正统地位，也就

是“大明”承续“大元”的正统，进而实现“天下一

统”的逻辑。所以，明初统治者带着承续元朝“正

统”的观念，认为凡是元朝的疆域就应该为明朝疆

域所继承。

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朱元璋敕书北元统治者：
“况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

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３］１０４１可知，其

认为元朝入主中原实现了对中国近百年的统治，今

天元朝的“气运”已经终结，代之而起的是明朝。洪

武元年（１３６８年）正月，朱元璋颁布《即位诏》：“朕
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

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

疆，豪杰分争。”［４］。在登极之时，朱元璋既承认元

朝是继“宋运”之后的“天下之主”，又认为元朝的气

运已终，现在“大明”将要承续元朝的“正统”，实现

“天下一统”。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天命论”的迷信

思想，但这种逻辑的背后却是一个王朝政权是否合

法存续的理论基础。与此相应，明朝的疆域观亦与

此息息相关。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平定沙漠诏》：
“朕削平强暴，混一天下，大统既正，民庶皆安，而元

之遗孽，时犯边塌，劳我师旅。”［３］１０４４朱元璋认为“削

平强暴，混一天下”的重要前提是“正大统”，同时，

也正是因为“大统既正”才能实现“天下混一”“民庶

皆安”的政治目的。朱元璋希望通过“奠安华夏，复

我中国之旧疆”而实现历代非常重视的承续“正

统”，又通过充分肯定元朝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认可其“正统”的历史地位，进而承续元朝“正

统”。承续了元朝的正统，就必然继承元朝的疆域，

这也正是明朝初期国家疆域观内在逻辑的关键

所在。

（三）“华夷无别”与“内外有分”的观念

明初统治者具有浓厚的“华夷无别”或“华夷一

家”的思想，这既是时代烙印，又是现实政治的必然

需要。具体反映在国家疆域观上，即只要在元朝疆

域范围内，不论“华”之所居，还是“夷”之所居，都是

现在的明朝疆域。

朱元璋曾多次论及“华夷”皆为其子民，“咸推

一视之仁”。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朱元璋遣使诏谕
元宗室：“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

如一。”［３］１０４８洪武六年（１３７３年）又说：“我国家受天
明命，统取万方……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

仁。”［３］１４３８和“正统”观念一样，“华夷无别”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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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显示了明朝国家疆域观在处理“华”“夷”问题

上的态度，认为华夷之疆域范围皆是明朝疆域之范

围。在这一观念指导之下，国家疆域和朝廷子民，不

分华夷，“皆朝廷赤土、赤子”。这就是明初国家疆

域观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华夷虽然在“民族”属性上

有所不同，但都是明朝的子民，因此华夷之土，也都

是明朝的疆域。

“华”主要是指“汉族”，“夷”主要是指居住在

明朝疆域范围之内，与汉族相对应的其他少数民族，

但并不指被称为“四夷”的附属藩国。例如，洪武三

年（１３７０年）朱元璋颁布《天下诏》：“荷皇天宗社之
眷……遂致华夏清宁，蕃夷臣伏。”［３］１１３７这里的“蕃

夷”并列使用，“蕃”是指附属藩国，“夷”是指与汉族

相对应的其他少数民族。而明朝的“四夷”则是明

初玺书所说的“凡四夷诸国皆遣告谕”的域外蕃属

诸国，而不再指纳入中国疆域范围内的边疆少数民

族。［５］虽然在疆域范围和臣属关系上“华夷无别”，

但明朝的国家疆域却包含“内外有分”的含义。正

如“（五服制的）商郊牧野和国野制度的圈层结

构”［６］１９９，亦如秦汉时期的“边郡”与“内郡”［６］２０１，明

朝的“华夏之地”和“夷地”，亦“内外有分”。有学

者认为，“明初统治者使用的‘中国’是含括我国历

代王朝疆域范围各民族在内的国家名称”［５］，是否

如其所说，我们认为有待进一步商榷。明初语境下

“中国”的指称不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但这并不

影响明朝国家疆域观的表述，相反更加有利于解释

明朝国家疆域观的完整性。此时，明朝统治者通常

是用“大明”“天下”“四方”等词指代整个明朝疆域

的范围，而用“中国”指代“华夏”之地，用“荒服”

“夷”“狄”“蛮”等指代少数民族世居之地。因此才

有先“奠安华夏”，而后才“天下咸归”的逻辑。这是

一个由内向外，递进的层级过程。

这种“内外有分”的层级关系，尤以明初统治者

在云南地区的政治实践最为显著。明朝时，云南边

疆民族地区属于明朝疆域的一部分，这是无可争辩

的史实，但是并不等于此时的云南边疆地区就包含

在明朝历史语境下“中国”一词的范围之内。历史

上“中国”一词多指汉族聚集区，或以中原王朝为中

心，向外铺开，除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范围。

葛剑雄认为：“一般说来，中原王朝的主要统治区才

被称为中国，而它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

是戎、狄、蛮、夷，就不是中国。”［７］历史文献中关于

“中国”和“夷狄”并列对立的记述还有很多。例如，

“乃今自料，勇悍强犷，孰与陈、张？土地甲兵，孰与

中国”［８］１６４，“（思伦发）欲图人民，广土地，与中国较

胜负”［３］２９７０表明明朝国家疆域的范围，这决然不等

同于明初语境下“中国”所指称的范围。谭其骧说：

“有的明清著作中，甚而至于因为作者本人跑到西

南的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他作笔记就不把贵

州、广西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看作中国，把黄河流

域、长江流域的内地看作中国，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看作非中国。”［１］虽然作者是在批评这种做法，但是

不可否认这种记述是当时语境下的真实反映。明清

时期的贵州、广西，尚且被认为“非中国”，更别说更

偏远的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了。

我们用“明朝疆域”而不用“中国疆域”来指称

明朝疆域范围，并不是要否认明朝的疆域不是我们

现代语境下的中国疆域，而是认为明朝疆域观指导

下的明朝疆域范围要比当时语境下“中国”一词包

含的范围广泛得多。如果仅将明代语境下的“中

国”所指称的疆域范围视为“明朝疆域”，则大大缩

小了明朝实际统辖的疆域，这也不符合明初统治者

对国家疆域的实际认识。因此，我们认为明朝历史

语境下的“中国”一词的内涵，并不是一个包含历代

王朝疆域范围及各民族在内的国家名称。明白这一

点，对合理认识明朝前期的国家疆域观至关重要。

二、明初国家疆域观指导下的“太祖平滇”

明初国家疆域观具有“天下一统”、承续元朝

“正统”“华夷无别”和“内外有分”的特点，那么这

一国家疆域观，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

呢？我们以“太祖平滇”这一具体事件为切入点，探

析国家疆域观在明初平定云南过程中的影响。

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明朝平定元朝在云南残
余的梁王势力后，自秦汉以来的“西南夷”地区被再

次纳入中原王朝政权的管辖范围之内。明朝中央政

权对云南地区的统治态度怎样？如何看待这一边疆

地区？这不仅直接反映了明初的国家疆域观，也是

维系明朝云南地区政治稳定及其政治实践成败的关

键所在。

在进军云南之前，朱元璋分别于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年）、洪武七年（１３７４年）、洪武八年（１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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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等，多次往谕云南。正如，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吴
云出发之前，朱元璋所说“今天下混一，四方宾服，

独云南一隅未奉正朔”［８］１６５，他把云南视为“天下”

“四方”的一部分，须奉明朝为正朔。这充分显示了

明朝是以“天下一统”的观念来看待云南地区的，且

要求云南必须奉明朝为“正朔”。

朱元璋的几次遣使招降并不顺利，未能兵不血

刃地实现云南“奉版图，归职方”的目的。于是，洪

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朱元璋在发动对北方元朝遗兵
追剿的同时，诏敕诸臣：“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

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剌瓦尔密等自恃

险远，桀骜梗化，遣使诏谕，辄为所害，负罪隐慝，在

所必讨。”［３］２１７９其认为，“云南”远在汉朝时期就已

“置吏臣”而属“中国”，在近代的元朝，其亦属于元

朝疆域，现在明朝既已承续元朝“正统”，那么作为

“元之遗孽”负隅顽抗的云南地区理应重新归入明

朝疆域。明初正是以这种“大一统”、承续“正统”的

国家疆域观，指导着“太祖平滇”的政治实践活动。

所以，明初对云南无论是招抚，还是发动统一战争，

均因云南“旧属中国”“近属元朝”，故“在所必讨”。

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傅友德帅师征云南，“大
军直捣云南……宜分兵径趋大理……其余部落，可

遣人招谕，不烦兵而下也”［８］１６５－１６６。与“大军直捣云

南”“宜分兵径趋大理”相比，“其余部落，可遣人招

谕，不烦兵而下”，对于云南腹里和云南边疆民族地

区，因为内外有别和层级分明的国家疆域观的作用，

而采取不同的进军策略。这亦是明初“内外有分”

国家疆域观直接作用的结果。

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正月，征南大军取得白石
江战役的胜利，滇中大震，“中庆、武定、澄江三路，

皆诣蓝玉、沐英营降”［９］，云南的腹心地区基本平

定。朱元璋立即下诏：“云南之地，自汉、隋、唐三

代，皆中国所统，景元既有其省。”［１０］在承续元朝

“正统”疆域观的指导下，朱元璋认为元朝的行省即

为明朝的疆域，故命大军西进大理，全面收复元朝固

有之疆土。段氏认为，“（大理）历代所不能臣，秦汉

之际始通华夏，亦不过遣使往来”［１１］５４９，希望恢复元

之前“纳款封王”的状态。傅友德坚决拒绝，指出云

南必须被明朝“籍兵粮，纳戍土”，并认为这是“万世

不拔之计”［１１］５５０－５５１。傅友德之所以这样断然拒绝，

也正是基于明初国家疆域观指导下的自然表现。其

后在旧元疆域范围内“擒段明，分兵取鹤庆，略丽

江，破石门关，下金齿，由是车里、平缅等咸降，诸夷

悉平”［１２］９，进而实现尽收元朝之疆域的战略目的。

初定云南之后，明朝统治者首先面临在云南设

治管理的问题。明初国家疆域观对这一时期设官置

吏的政治实践，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洪武十

五年（１３８２年）春，征南大军遣使报捷京师，朱元璋
立即遣使谕征南将军傅友德等：“比得报，知云南已

克，然区画布置尚烦计虑……必置都司于云南，以统

率诸军。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县，以治

之。”［３］２２２５明太祖认为，“必置都司于云南”“又必置

布政司及府州县”，这表明了其把云南相类于内地

的态度。此后，明朝开始在云南进行大规模设治。

“三月己未，命礼部考故元官制。更置云南布政司

所属府州县，为府五十有二……州六十有三……县

五十有四”［３］２２５０等，形成了５２府，包括６３州、５４县
和２０００户所、６蛮部的政区格局。这一政区设置完
全“命礼部考故元官制”而定，“借此宣告明朝的西

南疆域范围是元朝在西南边疆设官置吏进行控制的

区域，凡在元朝纳入云南行省的地区都是明朝的西

南疆域”［５］。同时，明朝在云南的设官置吏及政区

名称，完全依照内地形式，体现了明朝“华夷无别”

的疆域观在云南的实际运用。同时，也显示了明朝

统治者在初定云南时期，对云南边疆复杂的民族形

势认识还不够清楚。虽然这套行政体系并未真正实

施，但客观上也为之后明朝统治者把“华夷无别”国

家疆域观的内涵扩充为“内外有分”的国家疆域观

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来看，这套行政体系的设计，

意义依然重大。随着对云南认识的加深，明朝统治

者的国家疆域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内外有

分”疆域观的指导之下，云南腹里地区实行与内地

相同的政区形式，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

的土司制度，云南逐渐形成了“领府十九，御夷府

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

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１２］１１７１的

具有明朝特色的“内边”与“外边”的圈层政区

格局［１３］。

三、结语

元明鼎革之际，云南因地处边疆地区，成为明初

国家疆域观的重要“试验场”。此时的国家疆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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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下一统”、承续元朝“正统”“华夷无别”“内外

有分”为特点，突出反映了明初国家疆域观的时代

特征。在“太祖平滇”的过程中，明朝统治者并没有

把明朝疆域限定在“中国之旧疆”范围内，而是突破

当时语境下“中国”所包含的地理范围，进而承续元

朝“正统”并继承元朝管辖的所有疆域。在政区设

置上，初定云南时，由于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外

形势认识不足，明朝统治者仅“考故元官制”，以等

同于内地“府州县”的形式统治整个云南地区，之

后在“内外有分”国家疆域观的指导下，实行因俗

而治的“土司制度”，从而实现了云南边疆地区与

腹里地区的良性互动。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在不同

时期随着不同政治实践的推进，也在发生变化。

同时，受不同时期国家疆域观的影响，政治实践活

动也发生着不同的走向。明初统治者在正确的国

家疆域观指导下，实现了云南地区的“奉版图，归

职方”及云南边疆地区的稳定，对维护国家的统一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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